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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在清华教授罗福午家里听到
这句话的。

罗福午一见我们就热情地说：“我这
一辈子，两个人对我很重要，一个是张先
生，一个是我的导师吴柳生教授。吴先生
教我知识，张先生培养了我。”

罗福午于 1947 年考入清华土木系，
上张维的“高等材料力学”和“弹性力学”
两门课，实属张维学生。

1951 年 3 月教育部决定院系调整，
1952 年初，清华从土木系抽出 4 个组的
大四学生参加施工，罗福午是 8 人结构
组成员之一（中间休学一年）。罗福午毕
业那年，张维是系主任，由于罗福午在

“三校建委会”施工中的突出表现，他被
留校工作。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明，但罗福
午一直认为他之所以留校是张先生的主
张，这是他的人生转折点。

1954 年，清华成立工程委员会，张
维担任主任。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设
计 1、2、3、4 号学生宿舍楼，建筑师是
汪国瑜和李道增，结构工程师则是罗
福午，由他带着一批专修科的学生，设
计 1、2、3、4 号楼和第二教室楼，以及
大礼堂前面的马路。

起用一个大学毕业不到两年的新人
担任结构工程师，这不能不说是大胆行
为，说严重点，是冒险！出了问题主任是
要负主要责任的，张维很清楚这一点。

罗福午认为这是张先生看他第一阶
段的表现后作出的决定，后来证明这个
决定确实有很大风险。原因就在于 1、2、
3、4 号楼选址位于清华的东北角，原来
是奶牛场，地基土壤不好，是一种有淤泥
的淤质土，而这片 2 万多平方米的房子，
建筑跨度是 102 米，弄不好就会下沉、扭
损。罗福午犯难了，责任重大，不知道该
怎么处理，他只好去找张维。

张维一听，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稍作思考后，决定带他去找苏联专家。

他们俩进城到正在施工的北京展览
馆，找到苏联专家郭赫曼。郭赫曼听完来
意后，说了两点解决思路：第一，在这栋
长的房子中间做两条承压缝，把房子分
开，表面上看是合在一起，实际上是独立
的，这样就把 102 米的长度缩短了；第

二，砖墙里面铺上钢筋、钢条，把所有的
承重墙，纵墙、横墙，从底墙到顶墙全部
拉起来。12 条缝，每条缝里面放四根细
钢筋，分两层，中间用拉条拉起来，从底
拉到顶即可。

两人一听明白了，觉得这个思路是
对的。

回来后，罗福午就琢磨在承重缝里
铺钢筋的方案。因从来没有这么干过，没
有现成方案，他又去和瓦工师傅商讨、请
教，最后形成具体操作方案。铺的时候，
钢筋的位置不能高也不能低，就在楼板
的下面，所有的砖墙都要求砌得非常整
齐……那段时间，罗福午天天吃在工地
住在工地，生怕操作有误，最后按时完成
了任务。

那么，质量到底怎么样？
检验的时候到了———1976 年，唐山

大地震，北京也受影响，清华组织人员检
查校舍，发现很多房子都有裂纹，包括大
礼堂，而罗福午当年盖的 1、2、3、4 号楼，
没有出现一条裂纹！

罗福午说这件事极大地促进了他的
成长，后来再遇到困难，他都能迎难而
上。是张先生的信任、支持和鼓励，使他
迈过了人生的重要一关。

1982 年，清华土木建筑系合并，罗
福午当选为教务科长。张维在会上当着
全校的系主任和校领导自豪地说道：“罗
福午是我们自己培养的！”

“我当时坐在下面，听到张先生这样
表扬我，内心非常激动。确实，我没有留
过学，的的确确是咱们国家培养出来的

‘本土专家’。”罗福午回忆道，“从大的
方面来说，我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但是，
具体到人，我就是张先生培养的。”

培养人才、建设团队，一直是张维作
为学术带头人和校领导的头等大事。几十
年下来，在他的努力和影响下，带出了一
支生命力旺盛的梯队。

“我们的团队有好几代了，但是我们
的精神是从张维先生那儿开始的。张先
生在时我们是四代同堂，我们都是一代
支持下一代，现在已经是第五代、第六代
了，张先生的精神在我们这儿被传承下
来了！”第二代传人黄克智先生如是说。

罗福午（右）在接受作者
漆丹访谈

吴良镛在接受访谈（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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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曾经挂
着一幅中堂，上面
写着“有容乃大，
无欲则刚”，这是
父亲最钟情的一
句话，也是他的精
神写照。他做人做
事都是秉着这个
原则去处理，没有
门户之见，没有亲
疏远近，只要你是
人才，他一定“唯
才是举”，只要对
国家、对民族有利
的事，他一定竭尽
全力去实现。

固体力学家和工程教育家。1913 年 5 月 22 日
出生于北京。1933 年获唐山交通大学工学士学位，
1938 年获帝国理工学院工程硕士学位，1944 年获
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工程博士学位。在博士论
文中利用特尔克导出的方程，采用渐近方法与贝
塞尔函数，在国际上最先解决了圆环壳受任意旋
转对称载荷作用下的应力状态求解问题。

1945 年 9 月获准移居瑞士，在当时著名的
埃舍尔－维斯机械厂研究部任研究工程师，从
事旋转机械中的叉管、圆盘叶片的研究工作。
1946 年 5 月，在得知可以回国的消息后，毅然中
止合同，携妻女回到祖国。回国后先后受聘于同
济大学、北洋大学。

1947 年受聘于清华大学，与已在清华执教
的钱伟长分担全校的力学课程教学。1951 年起，
因高校院系调整和发展的需要，担任行政、教学
与科研管理工作。1952 年担任三校（清华、北大、
燕京）建设委员会工程处负责人。1954 年任清华
大学建设委员会主任。曾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国家教委科学技术委员
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和力学学科组组
长等职。

1983 年受原国家教委的任命，出任深圳大
学首任校长，率先对学生实行勤工助学制度，对
教职工聘任、系科设置、教学计划等实行了一系
列改革，为深圳大学的建设倾心尽力。

1987 年获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奖章，1988
年获联邦德国“大十字勋章”，1992 年获国家教
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93 年获原国家教委

“固体力学重点学科建设与高水平博士生规模
培养”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
奖特等奖，1996 年获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技术
奖，2000 年获中国工程院高等教育学会特等
奖，2001 年 9 月获世界工程师协会联合会“工
程教育优秀奖章”。

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学部委
员），1994 年当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并为第
一届主席团成员，1980 年当选为瑞典皇家工程
科学院外籍院士。

张维（1913—2001）

本版组稿负责人：张佳静

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是在 2013 年筹办父亲张维百年诞
辰纪念会时，当时为邀请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先生出席而
事先联系了他儿子吴晨，吴晨答应回家转达我们的想法，让
我们等消息。没想到消息来得很快，第二天晚上，他回电道：
吴先生一定出席张先生的纪念会，不要来人来车接送，自己
去会场。并转述吴先生原话：“我这辈子最感谢的两个人，
一个是梁思成梁先生，一个就是张维张先生，张先生的事我
一定参加！”

知道父亲和吴先生关系好，两家还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
邻居，但没想到父亲在吴先生心中的地位如此高。带着这份疑
惑，这次采集我们去了吴家。吴先生从“三校建委会”开始讲起
了两人的交情。

1951 年 3 月，教育部决定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扩大规模，燕京大学撤销，北大迁燕京旧址，成立北大、清
华、燕京“三校建委会”。由于建筑公司因“三反五反”运动
已告停顿，建筑工作就由清华、北大建筑系师生自己负责设
计，除校一级领导机构外，清华由张维主持，北大由张龙翔
主持，吴良镛担任总图组组长。双方在这次合作中因对方
的业务水平和处事能力彼此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到了“文化大革命”，大家都靠边站，下放的下放、劳动
的劳动，学校处于停顿状况。“文革”中期，张维被重新起用，
任命为清华革委会副主任，主管外事。他对建筑系展览室原
来的讲解员很不满意，认为没有水平。自从他担任革委会副
主任后，凡是有外宾来参观建筑系，张维都会起用靠边站的
吴良镛，请他讲解。吴先生说那是“文革”中的一份温暖。

1979 年，麻省理工学院代表团访问清华，美国著名学
者凯文·林奇（Kevin Lynch）也在其中。在张维的陪同下，他
们参观了建筑系。当吴良镛把一些中国古代城市的历史图
展现给大家时，凯文·林奇为“文革”后中国有学者能对中国
城市做出如此多工作颇为欣赏，遂决定和清华建筑系建立
友好往来关系，并邀请吴良镛去美国讲学。后因手续复杂，
未能成行。但是，凯文·林奇因此记住了吴良镛，此后在国际

“舞台”上频频介绍吴良镛，介绍中国建筑。
吴良镛没去成美国，张维便推荐他到西德去讲学，为期

一年。这一年再次打开了吴良镛的视野，让他结识了一批新
的学术朋友，收获特别大。当一年期满回国之际，在中国驻
西德大使馆等候归期的吴良镛突然接到朋友电话，告诉他
一个好消息———他被推荐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这
可是“文革”后第一批学部委员。吴良镛当时猜想此事定和
张先生有关，回来一问，果然是张维大力举荐的。

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张家和吴家做邻居，他们的
来往更密切了。吴良镛写了一本《广义建筑学》，书不大，薄
薄一本小册子，共分为“十论”，写完后请张先生看，提意见。
张维很快读完了书稿，特意来到吴家，肯定了这本书，同时
建议他参照某些德国学者常用的做法，将“十论”一一加以
深化，形成十本书的系列，这样就能更加深入并蔚为体系
了。当然，这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吴先生说他只写了两本，
后来的工作没能完成。

最后就是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又是张维在会上力荐
吴良镛。作为中国工程院 6 位发起人之一，在院士推荐方面
张维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张维在推荐会上说道：“中国工程
院如果不吸收吴良镛的话，你们会后悔的！”当然，这话是当
时在现场的朋友后来告诉吴良镛的。就这样，吴良镛于
1995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这些事啊，张先生一个字都没有给我透露！他真是一
个君子呀！”吴先生回忆往事感慨万分，“所以说，我这辈子
最感谢的两位先生，一位是梁先生，他是我的业师；另一位
就是你们的父亲，张维先生。”

从吴先生家出来后，我们心情很久没有平静。为国抡
才，老爷子真是不遗余力啊！

“我讲两件事情，都是从生活中来的。张先生和陆先生
（张维夫人陆士嘉）的善良，我还没有见过第二对。”黄克智
夫人陈佩英说。

“张先生家有个老保姆叫杨阿姨，我们常去，认识她。
杨阿姨有一次跟我谈起两位先生，说他们人好，待人真诚。
她说了一件事让我很震惊。什么事？她说每次张先生和陆
先生拿到奖金或稿酬，必然会有她一份。我当时吓一跳，以
为听错了。杨阿姨再次解释说，每当他（她）拿到奖金的时
候，必然会按比例分给杨阿姨一份。这个可是一般家庭做
不到的，最多多给你一点钱。我听完之后非常感动，我自问
是做不到，一般人都做不到，所以后来杨阿姨老了舍不得
走。”陈佩英向我们娓娓道来当年的往事，“可时间长了，杨
阿姨老了，她家里又一定要她回去，张先生和陆先生就委
托女儿克群送她回到老家。后来，杨阿姨在自己家里待不
惯，加上女儿对她也不好，她又想回来。她做梦都没有想
到，就在她想回来的时候，克群就真的来了。原来张先生对
她回去后不放心，派女儿去看她，说不行的话就接回来。结
果就真的接回来了……”

说实话，陈佩英阿姨讲的这两件事，第一件我们做子女
的都不知道，父母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提及，这是他们的待
人原则，无须通告，也绝不炫耀。

家里曾经挂着一幅中堂，上面写着“有容乃大，无欲则
刚”，这是父亲最钟情的一句话，也是他的精神写照。他做
人、做事都是秉着这个原则去处理，没有门户之见，没有亲
疏远近，只要你是人才，他一定“唯才是举”，只要对国家、
对民族有利的事，他一定竭尽全力去实现。

说这话的人是清华数学系教授袁传宽。
袁传宽是北大数学系 68 届高材生、华罗庚的高足，

“文革”中被分配到甘肃临夏中学教书。
要问袁传宽教书教得怎么样？当地曾流传这么一个故

事———临夏军分区司令员想请袁传宽辅导自己儿子，特地
登门拜访。不巧，正值袁在午睡，警卫员立即要去叫醒他，
被司令员制止了，“让袁老师好好休息，休息好了才能教好
孩子”。司令员愣是在门外静候了一个多小时，上演了一出
现代版“程门立雪”。

“文革”一结束，华罗庚专门写信给时任清华副校长的
老朋友张维，力荐袁传宽。接下来，张维费尽周折，几次派
人到甘肃去调他，直到惊动清华老校友、时任甘肃省委书
记宋平同志，才将袁传宽一家 5 口从甘肃临夏中学调至清
华。一下解决 5 个北京户口，而且是从中学调到大学工作，
在那个年代没有十足的实力和十二分的决心，是不可能完
成这种比登天还难的调动。

袁传宽来到清华后，代替清华最好的数学教授李欧讲
微积分。由于长期在中学任教，袁传宽对中学生的问题拿
捏很准，掌握他们的心理和水平，对“文革”后这批基础不
齐的大学生，他能把他们学过的知识调动起来，真正地做
到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加之一口标准普通话，漂亮的板
书，人又长得帅气，学生们都被他吸引住了。当时真是课堂
秩序好，气氛活跃又认真，学生们的水平上升很快。

证实了袁传宽是个数学人才后，张维考虑送他出国深
造扩大他的视野。

有主管教学和外事的副校长出面，系主任也同意，袁
传宽出国的事本来应该顺理成章，不料却一波三折。

先是报上来的出国人员名单没有袁传宽的名字，张维
特别指示后添上了他；随后，经办人员 S 找借口说系里没
经费又把袁传宽拿掉了。张维察觉这事并不简单，背后应
该有故事，便把袁传宽找到家里来，问他是不是得罪什么
人了？袁传宽这才把自己与和他住同院的外办人员 S 的矛
盾仔仔细细告知。原来两家住的院子只有一间厕所，袁家
人多，孩子们每日早上占住茅坑就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
弄得 S 怨气冲天……

张维听完哈哈大笑：“那他还不把你赶紧送出去，留你
在这儿多个人干什么？”

袁传宽出国前，要到语言学院去培训，首先要填写全
英文的报名表。他怕自己填错了露怯，拿去请张维审阅。张
维看了一眼，便将它放到袁传宽面前的小茶几上，用手轻
轻点着，说：“袁传宽哪袁传宽，这表上的单词，可都是最基
本的英文哪。就这些词你还不认识，还要在旁边注上中文，
你可要加油了！”

这一敲让袁传宽羞愧不已，虽然语言学院离清华只有
公交车一站地，但连节假日他也不回家，埋头苦读，一年后
以全班第一名毕业。接着，袁传宽终于进入加州大学圣塔
芭芭拉分校，拜在一代数学大师樊矶教授门下，获得博士
学位。

袁传宽带着博士帽回到清华，赶上一个月后有个国际
数学会议在伦敦召开。清华数学系正苦于没有合适人选，
于是有人提议派袁传宽去，但意见很大，有人反对，说好事
都让他一个人占了……张维知道后，力排众议，坚持让他
代表清华前往参会，认为正是因为袁传宽刚刚回来，熟悉
国外情况，英文又好，去开这个会，把关系接上，学校和数
学系都受益。

袁传宽回国后在清华数学系的教学科研上发挥了很
大作用，作出了不少成绩，很快获得提升，成了正教授，上
了数学名人录。

回想成长的道路，袁传宽由衷地说：“我这一辈子全靠
华罗庚和张维两位恩师指路。”

2016 年，当我们接到中国科协通知，得知批准张维作
为“老科学家采集工程”对象时，很激动。作为他的后人，了
解父亲、走近父亲是我们埋在心底很久的心愿。这些年，我
们虽然断断续续地做了些这方面的工作，可怎么也不成系
统，仍然没能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父亲形象。父亲对于我们
而言，是餐桌旁耳提面命的长辈，是电视机前既能讲典故
又会说笑话的亲人，又是永远有开不完的会、见不完的人
的忙人。他的工作、他的抱负、他的成就，在我们印象中始
终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轮廓。

了解他、走近他，是我们作为子女今生最大的愿望。
接受任务后，我们列出了一张长达 60 人的采访名单，

包括他的学生、同事和亲朋，在张维任职多年的清华大学
的支持下，在他第一个研究生黄克智先生的亲自领导下，
我们开始了系列采访和资料采集。

采访出奇地顺利。首先，想要找的人基本都找到了，其
间未遭到一次拒绝，甚至还出现了听说这项工作后主动要
求接受采访者；其次，采访者集中讲述了和张维接触过程
中的亲身体会和感受，讲述内容涵盖了学术、教学、科研、
社会机关团体及兴趣爱好等，总采访时间长达 3000 余分
钟，口述资料整理多达 50 余万字。在此过程中，我们经历
了对父亲的再认识，经常被他们的叙述感动。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明显感到：父亲这辈子做了很多不
为人所知的“好事”，这些事在当事者看来是“好事”；可我
们想如果站在父亲的角度，他一定会认为这只是本分。

感谢采访者讲述这些有血有肉有人性的故事。这些故
事渐渐清晰地还原了张维的人品、人格和处世态度。我们
摘取几个片段介绍之。

“他是我这辈子最感谢的

两位先生之一”

“我是张先生培养的”

“没有张先生，就没有我的今天”

“没有见过第二对”

（作者张克澄、漆丹系张维的儿子、儿媳）


